
至今他也不知道
它的学名。“蝶儿条”这
三个汉字是从母亲浓
重的乡音里拓下来的，
定非准确的写法。

他不愿歌唱苦难，
但每到三月，仍忍不住

在意念里顺着那条山道，去找寻那个
青黄不接的春天。山花斑斓，草木气
息汹涌，那个七八岁的瘦小男孩，紧紧
跟随他的母亲，由树木掩映的小路走
上山脊。脊如驼峰，下视溪谷如带，远
看村庄如棋，眺瞰枫河如镜。男孩的
心被春天装满，他不知道，他将载着它
度过一生。这条路他走过太多遍，母
亲主动带上他，不是砍柴，亦非耙松
针，却是第一次。头天晚上，母亲说，
明天不去上学，帮妈妈做事哦！他激
动了好久。

那时候他是多么懵懂啊！他分不
清下课铃和放学铃，铃一响，他立即背
起书包，风一般向家跑去。他跳过溪
石，爬上溪岸，穿过田野，进入两边石

墙的巷道。狗叫起来，鸡叫起来。家
里没人，一束光由明瓦处挂下来，幽暗
的屋子就像一个小湖。他的心被寂静
淹没了。上课铃又响了，他又风一般
向学校跑去。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明亮的月夜。
一觉醒来，梦幻般的大月亮挂在窗外
的梧桐上。他惊觉下床，背起书包就
走。院子里积水空明，荇藻交错，夜风
似已倦怠，鸡犬不再啼鸣。他敲响了
小伙伴六九的门：“快，要迟到了！”两
个孩子冲进了明月夜。校门紧闭，溪
水潺湲，月亮渐渐西沉，夜色如墨。看
门老人醒了，大骇道，快回去，还能睡
好一大觉！

什么样的事，能令母亲不让他上
学？这样的他，能帮母亲做什么呢？
他不知道他们就要断炊了，灼胃烧心
的山芋干都已见底。他不知道，外婆
送来的半袋米粉为什么让母亲痛哭流
涕。他只隐隐感觉这是个不同寻常的
日子。那时候的母亲健硕有力，她一
路分花拂叶，嘱他当心荆棘。有山鸡

惊飞，有野兔惊逃，有斑鸠咕咕地
叫。母亲说，你看，蝶儿条。他的眼
前一大片绿底碎花布，在蓝天之下，
在起伏的山体之上，被春风吹拂，波
浪般飘动。那一朵朵细小的白，都有
着精致的四瓣，每一瓣都勾勒圆润。
灵动如星，眨动如眼。每一丝细蕊，
都在风里窸窸窣窣地颤动。每一条如
柳的柔枝，都缀满了白，每一枝都在
荡漾。

母亲开始摘花。他懵懂地看着母
亲。母亲说，摘吧，这花能吃。蓝穹之
下，山岗之上，碎花布之中，一对母子
无声地劳作着。鸟不停地叫着，风不
停地走动，云朵的移动也是时间的移
动。那天，他们摘了整整两大竹筐。

焯水，捏干，和面，做粑粑，下疙瘩
汤。看清楚了吗？母亲看着他问。他
点点头。清苦，清如草木，苦如草木。
清香，清如草木，香如草木。那是他第
一次吃花。好吃吗？母亲问。弟弟妹
妹都摇头。他点点头，说，香，过后有
点甜。那时候他词汇匮乏，不知道这

叫“回甘”。母亲点点头，看着他说，如
果明年春天她不在身边，你知道在哪
里摘蝶儿条吗？你知道怎么做吗？他
点头，疑惑，却不明所以。

他们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他
学会了做粑粑。在他生活的小城，每
到春天，他都会做各种粑粑，馈赠，回
味。他绝不知道母亲所说的一切，所
做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生活
的溪流平静，并未发生什么。第二年
的春天，母亲还在身边。有一个周末，
他问，姆妈，我们不去摘蝶儿条吗？母
亲怔住了：你爱吃？他点头。母亲轻
轻搂住他，却没有带他再去。

有一年，他问母亲，蝶儿条你还记
得吗？母亲笑了，说，你还记得呢，就
你一个人爱吃，真苦啊，焯了三遍水，
还是那么苦。这一辈子，你是吃苦的
命。母亲的眼眶蓄满了泪水。母亲已
经老了，瘦得让人心疼。她不知道，隔
了三十年后，她的孩子早已明白当年
她所做所言的含义，他永远感谢那微
苦的蝶儿条。

□董改正

蝶儿条

这是一张我和同事在原狮子山铜
矿（简称“狮矿”）大门口的合影，拍摄
距今已35年。照片上的我(左二)和同
事，都是20出头30岁不到，可谓风华
正茂。

这也是我在矿山最早、最具代表
性的一张照片。现在看这张照片，我
就想起自己在矿山漫长的职业生涯，
虽然波澜不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
和惊人的业绩，但是敬岗爱业，脚踏实
地，自诩是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3年秋天，
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又瘦又矮的我趿
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佝偻着背的父
亲，懵懵懂懂地走进狮子山铜矿大门。
我是来顶父亲的职，成为“矿二代”。

父亲带我到矿里办好手续，我在
职工学校培训了两个星期后，被分配
到机运二区放漏斗。到机运二区报到
时，50岁左右的方副区长看了看我，
啧啧嘴说：“你岁数这么小，个子也小，
真是个‘小不点’，放漏斗恐怕不照
（行）。这样吧，开水泵轻松快活些，只
是水泵工是一级工，漏斗工是三级
工。你要是愿意，我就到劳资科把你
改成水泵工。”

就这样，我一天漏斗没有放，就开

水泵去了，这一开就是17年。一次中
班，矿配电所停电检修，检修结束恢复
供电，我所在的负280米水泵房也要
开泵排水了，谁知开1号泵，1号泵不
上水；开2号泵，2号泵不上水……泵
房的 5 台泵都开过，没有一台泵上
水。这是什么原因？维修工来了，技
术员来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眼看
水仓里的水就要到警戒位置了，我在
再一次开泵不上水停泵后，从开关柜
前，来到水泵边，观察到慢慢停下来的
水泵转向不对，是反方向运转。我赶
忙把我的发现告诉了班长，班长喊来
维修、技术人员，让我开泵随即停泵，
观察逐渐停止运转的水泵转向。经七
八双眼睛确认，水泵的确是反方向运
转的。班长立即打电话给矿调度室，
让他们通知配电所，检查通往负280
米水泵房的供电线路有没有接反。很
快得到确认，问题解决，水泵正常运
转、排水，我们都松了口气。这年年
底，我被评为工区先进个人。随着矿
山智能化程度提高，现在的井下水泵
房，改为无人值守啦。

2000年10月，我换了个岗位，由
井下水泵工，改为井下运管工。井下
运管工，就是从地表50米爆破器材

库，用人工肩挑的方式，将雷管运送到
井下爆破器材库。一担两大包雷管有
百把斤重，这对没有干过体力活的我
是个考验。我咬牙坚持，按时按量安
全地完成雷管运送任务。一年后，我
被调整为50米爆破器材库保管员。
2004年5月，狮子山铜矿更名为冬瓜
山铜矿。2007年10月，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冬瓜山铜矿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当时，验收
组也到了我当班的50米爆破器材库
检查、验收。验收组检查了台账和安
全消防设施，抽查了部分爆破器材账
卡物是否一致，询问我保管员的职责
条例，爆破器材的入库、保存、发放、退
库等程序，以及怎样处置过期变质爆
破器材。我一一作答。

《冬瓜山铜矿大事记》记载：2007
年10月27日至29日，冬瓜山铜矿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经过国家
安全生产总局和专家近三天的审查，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安全
验收工作。

2008年 9月，冬瓜山铜矿50米
爆破器材库弃用，启用90米爆破器材
库。新库房容量更大，设施更好、更健
全，从地表库往井下库运送爆破器材，
都是专用汽车，不再肩挑手推了。
2018年11月的一个晚班，当班的另
一个保管员对我说：“钟师傅，我听到
配电室有一声响。”我跑过去一看，发
现一个开关盒起火了，赶忙拿起边上
的灭火器将火扑灭，将火灾消灭在萌
芽状态。为此，物资仓储中心奖励我
们两个当班的保管员每人100元，我
还被评为这一年度矿安全先进个人。

2022年5月，我从冬瓜山铜矿退
休。从狮子山铜矿到冬瓜山铜矿，我
在矿山工作了38年8个月。

无论是父亲工作过的井边铜矿，
还是我工作过的狮子山铜矿、冬瓜山
铜矿，都是铜陵有色的下属矿山，父亲
和我两代矿工，两代铜陵有色人，见证
了铜陵有色的发展，感受到铜陵有色
的温暖。

□钟小华

从狮子山到冬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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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报道屡见报端，我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们
那一代人读书时放农忙
假的情景。

农历五月，在炙热
的阳光烘烤下，针尖似
的麦芒向外岔开，护佑
着饱满成熟的麦穗。午

收季节要到了！农村学校的学生可
高兴了，因为要放农忙假，可以不上
学了。

父亲趁着月色，蹲在磨刀石前
霍霍地打磨着生锈的镰刀，月光在
刃口凝成一道寒霜。我嗅着空气里
浮动的麦香，知道这镰刀很快要划
开割麦的序幕。

天还没亮透，麦地醒了，村庄醒
了，大人小孩也醒了。一庄子人浩
浩荡荡开往麦地。麦地里，麦芒上
缀着露珠，金黄的浪尖在晨风里簌
簌低语。

父母担心我没有干过农活，分
配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拎着装满
茶水的瓦罐，送到地头。劳作的
大人一见茶水便喜笑颜开，就着
壶嘴猛灌一气，冒烟的喉咙暂时
得到抚慰。

土生土长的我天生有着劳动情
结，看见大人弓着腰钻进麦海，镰
刀划出银亮的弧线挥舞着，样子十
分帅气，让我心里蠢蠢欲动，也期望
在大地的作业本上书写劳动的篇
章。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麦秆揽进
臂弯，麦穗扫过脸颊，细小的芒刺
扎进皮肤，痒得直想挠。随着日头
逐渐升高，汗珠已经顺着脖颈流进
脊梁沟，身上蓝布衫湿成深色地
图。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昏脑
涨，左右开弓的机械动作弄得我腰
酸背疼。手磨出血泡，眼被汗水腌
得睁不开眼，只得割几棵便直起身
子停歇，再弯腰继续。这时，我才深
深体会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的滋味。

“啊！”一声痛苦的尖叫从我嘴
里溜出。镰刀不小心划到了我的手
指，瞬间，鲜红的血冒了出来。母
亲立刻跑过来，看到我手上的刀
口，慌忙掏出手帕将受伤的手指包
扎起来。

终于割完了一块地的麦子，看
看满地倒伏的麦铺，长吁一口气，心
里轻松多了。大家坐下来喝口水，
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但不能休息太久，捆麦、挑麦的
任务还得完成。家人将个头小的麦
把挪在我的肩头。挑着挑着，扁担
磨得我的双肩好像蒸熟的窝窝头，
只要扁担一接触就似针刺了一般。
几次我都想撂下麦把，但抬头瞥见
大人们佝偻着挑担的背影，我咬咬
牙又坚持下来。我知道，麦子，只
有经过汗水的发酵才会酿成浓浓的
清香。

最苦的是拔麦茬。麦茬晒干后
可以做柴火烧，但晒蔫的麦茬比铁
钉还硬，要攥住根部左右摇晃才能
使劲拔起。有时用力过度，身体往
后一仰，摔了个四脚朝天。麦茬拔
出后摊在麦地晒干，我们就用畚箕
一趟一趟挑回家。

农忙假一过，我们回到校园，你
望我，我看你，大家哄然大笑，都晒
得黑不溜秋，活生生像是来自非
洲。笑声里有调侃，更多的是贮满
了参加劳动的自豪。

时 光 煮 雨 ，岁 月 缝 花 。 转 瞬
间，几十年过去了，学校放农忙假
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如今，随
着大型收割机的出现，割麦的劳
动强度大打折扣，科技把人们从
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
时代的进步。

南风起，麦陇黄。又到了麦收
季节，小时候在农忙假中割麦的情
景犹如电影慢镜头在我脑海里重复
播放。我要感谢那时的农忙假，它
让我们这一代人体验到劳动的滋
味，浇灌了爱粮惜粮的情结。

□左克友

农忙假

在故乡天门山
上，每年一到春天，
漫山遍野都是杜鹃
花开。花开成景，千
姿百态，蔚然壮观。
总是吸引着众人前
来踏青赏花，怀古探
幽，追思凭吊。

在一个周末晴
朗的早晨，应邀与友
人一道登山赏景。
春日的天门山，晨雾
还未散尽，朝阳将晨
霭染成一片淡淡的
金黄色，远远望去，
青山叠翠，云蒸霞
蔚。沿着蜿蜒起伏
的山路，我们走进了
晨曦染露的山间。
此刻，山路两边树木
葳蕤，翠竹摇影。脚下是溪流潺潺，
耳畔是鸟鸣竹吟。迎着醉人的清
风，仿佛走进了一幅氤氲淋漓的山
水画卷之中，顿时觉得身心舒展，烦
恼俱消。

山路开始逐渐陡峭，溪水也一
路奔腾欢歌。沿途欣赏着这平时难
得一见的美景，远离了都市的浮躁
喧嚣，我们心中充满欢喜与安宁。
山中到处都是奇景，飞瀑流泉，悬崖
峭壁，山花烂漫。特别是耀眼醒目
的杜鹃花，它们一簇簇，一丛丛，或
高或低，生长在山道旁，溪流边，峭
壁上，开得如火如荼，鲜艳欲滴。让
人想起明朝诗人苏世让描写杜鹃花
的诗句：“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
岸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
东风一树花。”

我们一路向上攀登，累了就坐
在山石上享受鸟语花香，渴了就掬
一捧清泉甘甜入口，好在有一路山
花不负侬的美景相伴。几经跋涉，
快到山顶时，一条长长的沟壑横在
眼前，那是革命前辈们在战争年代
修建的战壕，上面开满了杜鹃花，
山桃花，兰草花，还有一些不知名
的小野花。想起小时候父亲曾经
带我来到过这里，听他讲述过杨
明、朱农等领导的皖南新四军游击
队在这里多次打击日本侵略者的
战斗故事。到达山顶时，眼前豁然
开朗起来，真是一览众山小，山高
人为峰。站在这高高的山巅之上，
极目远眺，远方群山绵延，风光旖
旎，万象生辉。而眼前则是杜鹃花
的海洋，千枝万朵，露红凝艳。它
们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在浩荡春
风里，悄然绽放，开出一片片美丽
的中国红。

在山顶高处的一块巨石边，至
今仍旧残存着当年日本人侵略铜
陵时，在天门山上修建的碉堡遗
迹。如今早已硝烟散尽，拨开历
史的烟尘，那些坍塌散落在山顶
上一块块修建时的石头，静静地
躺在时光深处，像是在默默地诉
说着当年天门山上军民浴血抗战
的光辉历程。

望着眼前的一切，置身于杜鹃花
赤色的浪潮中，花香阵阵，沁人心
脾。不禁让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
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革命先烈们
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奋勇杀
敌的壮景。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换来
了今天的幸福安宁，是他们殷红的血
液流入土壤，渗进岩脉，年复一年地
催开了这些灼目的花朵，才让天门

山上的春天如此
美丽动人。而这
些铺山盖岭的红
杜鹃，正是饱含
深情浸透了热血
的绽放。

□
刘
欣
华

天
门
山
上
红
杜
鹃

一座长铜的城市

铜与城，日月同辉相映照

铜与人，交响乐章展无限风光

铜，在此妖娆、雄壮、魔幻，气象万千

铜，在此吟唱、起舞，温暖而热烈

唐时李白、宋时王安石

异口同声地呼喊：

“我爱——铜官乐！”……

“我爱——铜官好！”

令今时之我

及千千万万个如我般的儿女

为你痴狂，为你倾尽一生雕刻时光

雕一尊——巾帼母亲

拥有铜一样的青春

铜一样的闪亮，炫酷在东方

少年学打铁

源子港小街那时节

最红火的铺子

就是小青哥哥家的铁匠铺

我曾在那儿学过打铁

开始是呼哧呼哧的拉风箱

眼睁睁瞧见冷冰冰黑漆漆的一块铁

被炭火灼热……焰红……柔软

接着遭遇了一把铁钳（同宗同族的铁）

狠命地夹往铁墩上

有点像黑白电影里死刑犯

被绑上了断头台

然后就是小青和我

甩开膀子抡起大小铁锤

一阵乱打

——烈焰四溅

那烈焰分明是炸窝的马蜂

抑或是铁就义烈士般的呼喊

还是一个人投胎转世为圣哲的

啼哭与尖叫？

反正我裸露的皮肉

少不了被蜇

好在点点疤痕

遮蔽不了我大功垂成的喜悦

烈火冶炼，反复锤打

一块铁，要想成型成器

如镰刀、犁铧般实用

还需在它红得发紫之时

放进清水里淬炼、冷却

那一刻，轰轰烈烈的铁

定会吱的一声冒出青烟

至今我都不太明白

那是铁痛苦的长叹，还是幸福的歌吟？

荷叶洲江豚养护中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只有一条万里长江

长江里只有一朵荷叶洲

如今，它美美地托起了

“水中大熊猫”——江豚

没有多少人明白

江豚脸上为何总定格着

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终于把你留住

水还是那片水，但渐渐清澈

江还是那条江，但日益欢畅

作为万类之一的人

要活多少年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

有时候就该忘了自我

无须时时刻刻以人为中心

这不是圈养，不是囚禁

自由在自由度里狂放

地球成为美好家园

一定是人与万物共生

我们不仅仅是在激动地欣赏

是忏悔，是祈愿

让风吹动周围芦苇青青的思想

让一张张惊奇的脸

如六月荷花般叭叭绽放

江豚叫得越欢，跃得越高

我们才得以看清

中国蒙娜丽莎那醉人的、最美的微笑

□吴 笛

一座长铜的城市(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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